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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从中国人现代自我的建立出发，建构出不朽的阿 Q形象。以当代中国新语境观照，鲁迅的
“国民性”理论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国民性”有被改造的可能，解放区的革命实践和
赵树理等的小说可兹证明。其次“国民性”的背后是西方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国民性”并非为中国独有而是
全人类的。再次“国民性”理论产生的根源是经济上的落后，但两者并无必然联系。总之，鲁迅的阿 Q 仍然
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文学形象，但国民性理论百年不衰的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经济上的现代焦虑在文化领域

的投射，即主体性召唤下的自我他者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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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抽象的“国民性改造”: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

对于中国“国民性”问题，海内外讨论都已经很多。80 年代前主要是正面肯定，直接把“国民性”定
性为现代中国建立的障碍，力图改造国民性。阿 Q是最成功的“国民性”形象，鲁迅很明确地说他是中
国人的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阿 Q正传》通过视角不断变化的叙述人，幽默又带着嘲讽地刻画出一个愚
昧落后的农民形象。阿 Q代表的“国民性”，正是现代主体性的“他者”。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阿
Q的主体性不太可能从自身获得。所以，中国的学者大多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把阿 Q 抽象成中国人
“劣根性”的典型，成为一个外在于现代社会的封建“他者”。从《阿 Q 正传》发表之初，到上世纪 80 年
代，都不断把阿 Q与“五四”启蒙相提并论，一代又一代地阐述着那个不变的现代化理想。
从形象的建构来看，阿 Q如果有灵魂的话，那么他既不能具体到现代的灵魂，也不能具体到封建时

代的愚昧的灵魂。小说中阿 Q从表面看来似乎都是具体的，类似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形象:上无片瓦，下
无立锥之地，无名无姓，靠打短工为生，“别人舂米，他便舂米; 别人插秧，他便插秧。”从马克思主义来
看，阿 Q属于贫雇农阶层。但细究起来，文本中却又都不那么实在，细节上存在着诸多的模糊之处。关
键时刻那个自信的叙述人突然糊涂了，偏偏每一件事都是很不确定的语气。比如对吴妈表达爱意，阿
Q竟然马上忘了，直到因此挨打了，才恍惚想起来有这回事; 赌博好容易赢了一回，却又不知怎么打起
架来，钱全没了;要跟赵太爷革命，中间也是一系列梦幻般的心理活动，如把秀才娘子的大床搬到土谷

祠来;到被当成革命党处死，都像在梦中。总之叙述人在客观描述和阿 Q的心理活动之间不断地穿插，
制造一种似真非真的梦境感。其实，这是叙述人在运用现代自由转述体加强叙事效果，使阿 Q 形象更
有感染力，从而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不可超越的“国民性”典型。就是说，阿 Q是鲁迅建构的结果。
鲁迅是复杂的，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个人经验，写出了当时最好的底层文学。但“最好”，也不代

表真正了解。闰土和祥林嫂这样的农民形象，从具体的环境及人物的原型来看，都应该是具体的农民。
但是，对祥林嫂这样的受封建和男权双重压迫的农村妇女，鲁迅所执着的不是那个环境，而是最后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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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人死后有没有魂灵的”。灵魂的扭曲，才是最让他震撼的; 闰土的生存环境及其从年轻到衰老的变
化，都在控诉农村的环境对他的压迫，但更让鲁迅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压迫，而是闰土的麻木愚昧，第二

次相见，那声混浊麻木的“老爷”，击碎了鲁迅对少年闰土的所有美好想象。其实，被击碎的，是鲁迅自
己 \农民的年轻、有活力、充满个性的现代想象的破碎。这个破碎，其实和农民无关的。在那个环境下，
只能产生这样的农民。鲁迅的思考却在农民之外，他心中的农民被抽象成一个现代符号。或者，他的
地主出身，让他一直生活在镇上，让他无法体会农民真正的生存状态，后来高屋建瓴的大知识分子立

场，让他更没机会或没有意识去为具体的农民着想，他不断地抽象，从而阿 Q、闰土和祥林嫂一起共同
组成了阻碍现代中国建立的国民性代表。
其实，阿 Q式的“国民性”并非只属于中国人。茅盾在《谈〈呐喊〉》中说:“我又觉得‘阿 Q相’未必

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①当时的茅盾称阿 Q 的“国民性”为人性的“普遍
弱点”，并没将之指向中国特质。早在 1939 年，许广平在《阿 Q的上演》一文中就说过:“苏联的文化人
就说:‘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阿 Q’”。② 日本剧作家林黑士在《阿 Q和高中生》中说:“看了剧中的阿 Q，
不禁哈哈大笑，看了戏的百分之九十的高中学生都说:其实，这不是在笑自己的自画像吗?”③日本学者
西野辰吉自称为“阿 Q的日本儿子”。④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莱伊尔说:“阿 Q这个典型人物，不
仅中国有，其实美国也有，全世界各处都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在不少人身上都有所反映。我的太太
有时就说我是阿 Q”⑤，印度作家班纳吉说“阿 Q只是名字是中国的，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⑥

罗曼·罗兰说:“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 Q。”⑦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德里
亚斯说:“这个可耻的人物的天才的创造越过了所有的国界，可以应用到我们美洲的许多别的民族上
去”⑧由此可见，阿 Q精神有着面对全人类的广泛的社会概括性，而不是仅属于中国。
而且有学者对阿 Q形象是否成功都很怀疑。如林毓生指出阿 Q“缺乏一个内在的自我”，“对生命本

身缺乏感受”，“缺乏自我意识与改变自己的能力，他多半根据本能生活着，不能因受到外界的刺激而获得
启发。”⑨李欧梵认为阿 Q“就是鲁迅所看的那个幻灯片中被杀害的肉身，是一个没有内心自我的身体，一
个概括的庸众的形象。他的灵魂恰恰就是缺少灵魂，缺少自我意识。”瑏瑠他们认为阿 Q“缺乏灵魂”，是一个
空洞的躯壳，沿着他们的思路继续推论下去，这样的“他者”，是没有合法性的，更不可能代表中国人。
刘禾则从内在逻辑角度对于“国民性”的中国特质问题提出了更有力的质疑:“鲁迅不仅创造了阿

Q，也创造了一个有能力分析批评阿 Q的中国叙事人”，瑏瑡刘禾的意思是，鲁迅的那个叙述人对阿 Q有完
全掌控力，代表着中国人完全有可能从内部克服“国民性”，形成了阿 Q能否代表中国国民性的质疑突
破口。
事实上是，阿 Q精神在鲁迅及中国知识界被一步步地本质化为中国人的“本质特征”。鲁迅一生都

保持对国民性改造的执着与越来越深沉的绝望。在此，不得不说，鲁迅对大环境的思考似乎静止了。
更进一步，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大环境的缺乏，这是鲁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那种“大时
代”的感觉，与“中间物”的自我定位，是鲁迅的整体思考的预设。这一判断，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得以
成立的前提。这个社会大环境是否真的如鲁迅想象的那样不可改变，是几十年来在鲁迅研究中一直无
人质疑的基础性预设，在今天看来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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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社会大环境思考的静态化

鲁迅非常绝望，因为他看不到现代意识建立的希望。这涉及到中国小农社会的传统问题，一般认
为，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公”的概念或者公共意识，西方的现代观念很难渗入中国农村和广大的底层
社会。亦即鲁迅找不到希望，是因为大环境的缺乏。虽然当时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学习英美走资本
主义道路，但整体社会环境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中国农民仍然是小农社会，国民党的统治没有触及乡

村基层社会，中国农村仍然保持着宗族统治，“封建”势力仍旧非常强大，现代思想很少有进入农村的机
会。大环境的缺乏让鲁迅看不到现代的希望，广大的农民的“愚昧”让鲁迅陷入了“改造”的绝望之中。
大环境真的一点也没变化吗? 纵观鲁迅思想的发展及变化，可以发现他一直执着于国民性改造，

但对大环境的变数的思考相对较少，他的典型预设是把大环境归于万难毁破的“铁屋子”①，而铁屋子
里的人一直在愚昧无知中沉睡，成为阿 Q式的抽象化符号。鲁迅的深刻和天才的表现之一，正在于他
能够从一个此在世界的极微小的事件，生发出一个关于国家民族及人性的宏大问题。如《祝福》和《故
乡》对故事的叙述都是客观的，具体的，但最后的结论总是归到抽象的人性上去。在鲁迅的整个创作
中，人性似乎不是“发展”的，而是静止的，鲁迅似乎没思考过人性转变的条件，也就是现代意识获得的
具体社会环境的问题。例如，他不会思考，像闰土这样的农民，只从精神上要求他们如何可能? 为何不
能思考给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如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让其获得自我意识，然后再慢慢地建立那种

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 但他没有，只是执着于抽象的人性。这似乎是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一个盲区。
鲁迅的一篇杂文，恰好能让我们思考一下农民进入现代城市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说，

当那个大环境实际发生了变化，“铁屋子”式的未庄和鲁镇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阿 Q 们会是一种什么
状态? 鲁迅 1927 年之后一直在上海生活，接触到不少底层妇女，他有一篇描写底层妇女的杂文《阿
金》②。农村妇女阿金从农村到上海做保姆，生活观念相当开放，“不耍朋友谁来这儿”，而且朋友众多，
经常深夜还吵闹不休，打扰了鲁迅和邻人的正常休息，让鲁迅非常讨厌，久而久之甚至于很痛恨。后
来，阿金离开了此地，鲁迅很是快意。但对接手的另一个保姆却也没什么好印象，尽管她不吵闹也不
“耍朋友”，但是喜欢《十八摸》之类的黄色小调。鲁迅杂文中出现这种底层形象，与小说出现的底层形
象大相径庭，这很可能源于他和真正的底层人物的接触很少，对他们的精神状态的了解也不多，他在小

说中能从国民性出发，塑造出可怜又可恨的“国民性”的代表，一旦面对当前的世俗社会，他的“身份”
限制就显露了出来，群体的不同归属，让他很难去了解另一个群体的生活。他能在文学中整合中西材
料想象出一个阿 Q来，到了现实生活中，他却未料想过生活中会真的出现那样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真的
会在生活压力下扭曲和变态，并造成报复性的恶，去影响或者损害其他人的生活。那种立足于国家民
族前途的思维定势，让他也难以接受底层对《十八摸》之类的小调的欣赏。可以说，鲁迅并不是为个体
化的底层而写作，而是为底层代表的那个有可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庞大群体而写作。但是，对
个体的失望，却再次引发了他对整体的绝望:

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
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

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
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
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

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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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种道德有问题的女性的痛恨是正常的俗世情感，一般人都会有。问题在于，鲁迅那复杂的思
维方式使得所有简单的东西在他眼中都会有不一样的意义，但阿金又太近了，触手可及而又“恶”得让
他无计可施。在此，鲁迅对女性的思考似乎丧失了那种超越性。那个“国民性”代表阿 Q也曾执着地认
为“女人是祸水”，一旦到了现实生活，鲁迅也未能超越他所批判的阿 Q，一度丧失了那种优秀的自我解
剖能力。鲁迅的问题之一，显然是他没有想到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从鲁迅的描述来看，阿金这种底层
女性，在现代化上海的熏染下，部分获得了一种有现代色彩的畸形“主体性”，包括性观念的开放，及时
行乐的个人享乐思想，这些却正是鲁迅无法把握的。鲁迅小说中的底层，多数是他能够把握和启蒙的
底层，对于阿金这样的底层，一个和自己处于同一个现代环境中的诡异之物，一个部分拥有了现代意识

的底层妇女，鲁迅就失去了心理优势，不但想不起启蒙，而且连冷静也没有了，以至把国家的灭亡归于

阿金这样的妇女身上。这又显露了鲁迅思考的盲点问题。他为什么不能像小说中对待祥林嫂那样分
析阿金这样的女人是如何形成的，被称为祸水的红颜们又是谁制造出来的?

鲁迅对大环境的思考的静态化，不仅仅是对女性变化可能的忽视，还有对整个国民性的模糊化，把

各种阶层的人都整体化、抽象化，然后导向一个相当个体化的绝望。当然，这种绝望意识造就了一个伟
大的鲁迅。鲁迅的国民性思考是与自我的分裂与生成混合在一起，所以会造成绝望的不可改变。汪晖
认为鲁迅的绝望中仍然存在着“个人同一性”:个体生存与社会解放始终是以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和人的
解放为根本目的的①。鲁迅思考的伟大之处及相对于底层改造的盲点都源于此，在鲁迅看来个体与社
会的密不可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群体上。所以，鲁迅总是执着于对此在世界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
如《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鲁迅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前途也很不乐观，《三闲集·无声
的中国》则表现了对西方能否拯救中国的绝望。
从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绝望，到对西方的殖民政策的绝望，再到对整个西方的绝望，对现代的绝

望，鲁迅的思考总是否定性的。一方面，这种思考模式很有价值，有助于发现文明的阴暗面;而且，这种
思路对日本学者产生重大影响，竹内好从鲁迅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日本的“超克”思
想②，用以反思现代化理论带来的弊端。鲁迅在《故乡》的最后对“路”的希望辩证法，是各国研究者引
用率最高的段落之一，其中酒井直树的观点相当有代表性，他把鲁迅的经典段落作为自己文章的结

尾③，他最后突出的，仍然是一种“彷徨于无地”的困境。与竹内好一样，尽管不断地抗争，但仍不知希
望到底在何方，仿佛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反抗。鲁迅总是达到“双重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
同”④，或许这正是鲁迅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绝望也造成鲁迅的盲点。或者，从
另一个角度可以说，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鲁迅的心。他习惯于从变中看出不变，对希望总是无情地否
定。在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时，这种近于“绝对否定”的思考方式不利于建构新事物。比如，对于《阿
金》，鲁迅的盲点在于，阿金很可能是从农村出走的娜拉———他忽视了农村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
事。可以想象一下，他的祥林嫂到了上海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不会像这个阿金一样，不但突破了男
权的压迫，甚至获得了现代女性解放意识，像丁玲们一样也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呢?

三 阿 Q—无赖—阿金—金桂

女性“出走”这种个体化反抗所面对的，正是鲁迅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如果从这个角
度说起阿 Q，他可以算是一个农村“男娜拉”，他离开了家以致无可居之地，算是一种男人的“出走”，而
且结局相当悲惨，因为不但未庄的其他人，连阿 Q自己都似乎忘了自己的来历。他的出走，或者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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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被地主剥夺了土地，不能养活自己，或者当时就是二流子，卖了安身立命的土地，出来流浪了，再

可能，他的出走也是因为爱情，在出走前就已经上演了另一个和吴妈“睏觉”的故事。对于阿金，她身上
也有着较多的无赖气，反过来说近于“女阿 Q”，她的“出走”当是主动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她的“出
走”原因也是复杂的，可能并非为了西方化的爱情，更多的是为了经济上的生存，或者还有点“精神享
受”，那么，她在“出走”之后，最终结局会如何?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①一文中给娜拉开出了几条道
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出走之后的“堕落”，鲁迅指的是靠肉体生存，做妓女，因为这一行业被世人看不起，所以称为堕落，

它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判断，女人面对道德的压力时，生存的意义便被无限削弱，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出

路。出走的“男娜拉”阿 Q同样是堕落，成了一个人人看不起的二流子，而且他的最终结局是被“革命”
谋杀。进入城市的阿金呢? 同篇杂文中，鲁迅又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
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在此，鲁迅又表现出《〈呐喊〉自序》中那种
“铁屋子”式的绝望。但对于妇女解放，似乎与国家民族的希望相比又不是“万难打破”，因为鲁迅马上
又推出一句话:“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紧接着鲁迅给出了原因: 取得经济权是首要的，不然就
要或者做妓女，或者回去，回去面临的就是丧失更多的自由，要做更彻底的傀儡。所以，在鲁迅看来，妇
女没有经济权，就不要谈解放，和男人一样，在铁屋子中静静地麻木愚昧地终老才是一种仁慈。但，鲁
迅又不断地转折，总是不放弃各种可能，鲁迅接着还有更妙的论述: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
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

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
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

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无赖，是世俗社会的弃儿，是一种流氓习性的综合，他能以一种反道德的方式公开地谋取不当利益

而让众人无可奈何。鲁迅在常理化的思考中，一切人物都能信手拈来，说出一番常人难道的深刻意义，
这篇也是，无赖精神也能受到鲁迅的嘉许，就在于一种韧性，如同鲁迅自己的复仇愿望和寻找希望的顽

强意志，他能抛弃了无赖性格中众多的为社会否定的部分，独论他为数不多的优点。鲁迅的复杂与伟
大也在此。鲁迅称赞无赖的目的，在于妇女的解放也需要无赖精神，尽管很难解放，但必须坚持，坚持
的背后是反传统的坚强信念，那么，就会起到效果。
那么，这就涉及到阿金。阿金在鲁迅笔下近于无赖，但她比无赖在不少方面都要好得多。首先，她

从农村进入现代化城市，能自食其力，而且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具有流氓无产者的风格。作为一个女
人，在自强方面阿金比娜拉强得多。至于对“男权”的反其道而行之，即男人耍女人，她则要耍男人，与
西方的极端女权主义分子有相通之处，当与鲁迅赞同的无赖的韧性相当。或者，阿金在无意中颠覆了
男权———不仅经济上能自主，还要颠倒男权社会的规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气
魄。在现代城市中，存在着一大批女打工阶层。她们不会像阿金那样极端，会一心地实践着底层的生
存伦理，为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劳碌，尽管也有市侩，但那正是合乎人性的平民的“现代”特征。如同张爱
玲与鲁迅的区别，一个是平民大众立场，一个是精英化的启蒙者立场。从平民的意义来讲，阿金所做的
是很正常的，在现代化经济逻辑下此种地位和道德上都处于下层的人们可以说比比皆是。
鲁迅的问题在于，他一开始受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强调精英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与他强调自我

和个性相结合，就缺少了从底层民众角度进行思考的动机。其实，在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真
正推动社会发展的不是底层大众，而是知识分子引导部分人———重在引导上———接受现代观念，最终
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思维方式不属于鲁迅一个人，那一代知识分子，从上一代知识分子梁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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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和严复，到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陈独秀等，都有这个思维特点，一方面急切地期待现代中国的建立，另

一方面对工农的革命力量不信任。这就造成那种精英化的思维带来对底层民众的苛刻要求。而鲁迅
连自己也不相信，所以更难相信底层群体能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鲁迅毕竟只有一个，由启蒙而直接导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在那一代相当多知识分

子的心目中，还真的存在着一种穷人安居乐业的近于完美的社会，那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那么，环
境发生了变化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控制的革命区域，国民性的状态会有所不同吗? 赵树理笔下出

现了解放区的阿 Q形象福贵( 《福贵》) ，也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形象金桂( 《传家宝》) ，这些农民
都被成功地“改造”成拥护革命的新农民。与鲁迅相比，赵树理的“国民性”是隐含的，他并未直接提起
过。他的思考也没鲁迅的那么抽象，他从乡村利益入手，先建立小农为基础的个体空间，小农伦理对家
庭利益的保证是首要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培养现代意识的大环境，那些几乎已经
被传统社会否定了全部存在意义的个体如福贵，也能在新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所以赵树
理的金桂、李有才和福贵们都成功地突破了国民性阴影，首先建立了初步的现代“主体性”①。
在鲁迅那里，国民性成为一个永难打破的魔咒，而在赵树理那里，和钱杏邨当年的判断基本一致②，

“国民性”随着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发生变化，底层大众在物质条件改善之后，成功地克服了小农品
格中的弊端。秋生与福贵两个人的转变就是很好的例子: 《田寡妇看瓜》中的秋生一旦有了地，不用饿
肚子，就再不偷别人的东西，成为一个“好人”。福贵更有进步性，这个小农时代的阿 Q在革命到来后不
仅能有社会主义觉悟，还能分析他自己之所以成为阿 Q 的原因，表现出相当强的阶级意识。也许可以
说，鲁迅的国民性魔咒并非不能打破，而更多的是他自己心灵的投射? 而他那不变的大环境，正是他自

己心理阴影的静止之所? 赵树理所提供的，是传统小农伦理被社会主义现代改造之后的中国农民的生

存状态。从鲁迅期待的那种现代“国民性”来讲，赵树理完全打破了鲁迅的“铁屋子”寓言，从历史事实
到文学实践都完成了对农民的初步改造，即在保留了中国乡村的优秀部分的基础上，不但让农民有了

现代个人意识，还成功地培养起他们的现代公共意识，初步形成一种“类现代”的公共空间。
那么，鲁迅建构的“国民性”神话就有了大的疑问点。从 80 年代后期，对鲁迅整体思想的讨论开始

复杂化。特别是 90 年代后期，一种全新的思考是质疑“国民性”批判的有效性，并探究其源头。其中较
有开拓性的是刘禾，她讨论了“国民性”一词的日本源头，并将之与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
质》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的描述相对照，认为鲁迅就此建构了中国的“国民性”。③ 由于东西方化的巨大
差异，“国民性”基本是与西方文明相对的否定性概念，日本的“国民性”一词同样有此特点，即由西方
的现代文明，反衬国人的愚昧落后，从而刺激国人学习西方的科技，努力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国民性
理论”正是最早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理论之一，即西方民族才是优等民族，东方国家要改变自己的种族
劣根性，才有可能“进化”。杨联芬曾由此一针见血地把国民性理论的产生归结为文人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焦虑④，当时留学日本的鲁迅应该也在这个焦虑之下接受了这个词，及相应的现代含义，创作出一系

列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白话小说，“国民性”成为世纪神话和小说的母题之一。
“国民性”在中国人品格中的确存在，我们的焦点则是: 在中国的“国民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甚至在某些阴暗面更加恶化的情况下，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么，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基

点出发，且不论这“国民性”是不是中国独有的，只一点，这“国民性”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没有直接
关系? 如果有，它是什么关系? 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则面临一个同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如何在文学中

重写和重新评价鲁迅的“国民性”魔咒?
(责任编辑 胡范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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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the foreign funds demand preference so a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utilizing foreign
funds．

Keywords: government's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foreign funds demand preference，corporatiza-
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segmentation of local markets，political rent seek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Entry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to Stra-
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 by CHENG Gui-sun，SUN Zheng-xing ＆ QIAO Wei-r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in the entry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to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y the panel data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2008 to 2011． Ｒesults show that some
factors，including the enterprises scale of the industry，the funds of Ｒ＆D，the export delivery value and the
government's power of controlling the industry，hav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ntry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o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while the number of Ｒ＆D staff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The level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ies have no impact on the entry． Base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this paper suggests to enhance
the ratio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ompetitive industries，prevent larger companies from monopolizing，increase
the Ｒ＆D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and adjust the allocations of industry and policy resources．

Keywords: private capital，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market entry，market scale，Ｒ＆D investment

The Paradox between Imagination and Ｒeality: Has the“National Charac-
ter”Hinde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a? ( by LIU Xu)
Abstract: The immortal image of Ah Q created by LU Xun represents Chinese people's spirit profoundly．

But the national character embodied in Ah Q has been questioned increasingly in the new context of contempo-
rary China． Firstly，national character might alter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environment，which can be
prov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and ZHAO Shu-li's works． Secondly，the Western
colonialism is hidden 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y，and all peoples in the world，besides Chinese people，
have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characters． Thirdly，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ory indeed originates from eco-
nomic backwardness，but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linked． In short，LU Xun's Ah Q is still an unsurpassed lit-
erary figure，but the fact that the national theory endures for a century essentially reflects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deep economic anxie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otherness under subjective summons．

Keywords: LU Xun，Ah Q，subjectivity，national character theory，colonialism，modern anxiety

Destruction and Ｒeconstruction: On the Changes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
tions in Desert Island Fictions ( by BAI Chun-su)
Abstract: Desert island fictions usually have a typical theme，mainly following the plot mode that a per-

son suffers shipwreck，goes through many dangers on a desert island，and returns to society finally． The Ad-
ventures of Ｒobinson Crusoe，Lord of the Flies，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these three representative works
apparently show the changes of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in desert island fictions in terms of space meaning，
desire representation and ultimate orientation． While the confident spirit in The Adventures of Ｒobinson Crusoe
is destroyed in Lord of the Flies，it is rebuilt reflectively and gently in The Island of the Day Before，which re-
veals a turn from absolute to relative，unitary to multivariate，and“reality”to“retreat”．

Keywords: desert island fictions，space，Enlightenment，baroque，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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